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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
。

语言的符号性使文学言语拥有了特殊的语用方式
,

产生其自身的意

义
。

本文从语用学角度
,

对文学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的使用作了具体探讨
。

文学符号的所指在指称上力求

具像
,

但在内涵上却力图制造多义性
,

形象则将这两种特性集于一身
。

因而
,

隐喻和象征就成了文学表现的主要课题
。

另一方面
,

通过对音调
、

韵脚
、

韵律及节奏的对应性处理
,

语言的能指也被用来表现意义
。

由此可见文学意义产生方式

的特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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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语言 透明性和符号性

文学言语指文学对语言的使用
。

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

包含语音
、

词汇和语法
,

从符号学的

角度看
,

它是能指与所指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的符号系统
。

语言是
“

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
现的准则

”

川
。

但语言是潜在的
,

并不单独地显性地存在
,

它只有在使用中 也就是言语中 才存在
。

我们只能在各种言语中
,

也即语言的实际使用中 话语中 与它照面
。

我们把各种在一定界域内对

语言的使用称作不同的话语形态
,

例如政治话语
、

商业话语等等
,

当然还有文学话语
。

各种话语在

对语言的使用中形成了自身专有的特点
,

这些足以使各话语呈现为各种文化的形态
,

它们有各自的

游戏规则及相对稳定的意义发生方法
。

索绪尔把对语言的研究称为
“

语言的语言学
” ,

把对言语的

研究称为
“

言语的语言学
’,

图
。

尽管他生前没有对后者作过展开
,

但这一思想还是对本世纪 年代

的捷克结构主义和 印 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

导致了对各种丰富多彩的言语方

式和行为的广泛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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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对文学审美特性或文学本质的研究基于对语言的这样一种看法
,

即认为语言是透明

的
,

它作为媒介起着把读者引向事物的作用
。

因此
,

我们研究事物
、

故事或者生活多于研究媒介
,

文

学的理论是一套关于生活真实与文学真实如何相符的解释
。

但语言并不是玻璃窗
,

可以透视事物
。

语言仅仅是一种符号
,

代表关于事物的概念
。

这种符号有 自己的指示成分 能指 和被指示成分 所

指
,

它依据自身内部的一套区别原则来产生对事物的指称
,

按照相互的关系和功能位置来产生意

义
。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就生存在这样一个语言的符号系统中
。

文学所做的是致力于在符号操作

中创造特有的意义和形象
,

文学活动就是与语言打交道的活动
。

因此
,

如果我们从言语的角度人

手
,

将会对文学的审美特性产生完全不同的认识
。

在本文中
,

我们旨在从符号的角度看待语言
,

对文学使用语言的特点作一概括性的阐述
。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

语言符号可以区别为所指和能指
。

所指是符号所代表的概念
、

意义
,

能指

是符号的自身材料构成即
“

音响一形象
” ① ,

符号即是用能指去代表所指
。

通常人们并不 自觉去区

分两者
,

但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却呈现对两者各方面的敏感
、

偏重和利用
。

我们首先来看看文学言语

是如何在所指和能指两方面
,

即语言的两个符号学功能上形成 自身构造特色的
。

二
、

符号的指称功能与文学

就单个的语词符号而言
,

其所指是它所代表的概念
。

不过在文学作品中不能只考虑单个语词
,

而必须从叙述的角度把较大范围的陈述也放到所指之中
,

因为文学操作的不仅有符号的外延 直接

意指
,

而且有符号的内涵 含蓄意指
。

由于内涵的含蓄性
,

其踪迹散布于较大的区域
,

所以在文学

中所指可以区别为指称和意义两者
。

前者主要涉及与外延有关的所指功能
,

后者主要涉及与内涵

有关的所指功能
。

先看前者
。

与外延有关的所指功能是符号的指称
,

涉及词语所指之事物
。

但符号只涉及事物的概念
。

如

同黑格尔所看到的
,

概念是类
,

而非个别
。

对文学来说
,

必须获得个别性 形象性
,

指称才具有表现

力
。

指称能做到这一点吗 它如何做到这一点

主要靠语言的使用
。

不同的话语在对语言的使用中形成了不同的指称的侧重点
。

有的话语
,

例如科学的或哲学的话语
,

主要用它的抽象性以与其成果的普遍性相适应
。

具有抽象功能的指称
,

主要用于阐述思想
,

记载知识等
。

在语法的选择上
,

它多使用判断句式
、

推理性的句子结构 在词汇

上
,

多选用概括性很强的抽象词语
。

文学则设法从具象性上来用它
。

由于文学使用语言
,

而词语符

号的所指都具有类的特征
,

所以有一种影响深远的看法
,

认为文学必然是抽象的
。

这种看法也是文

学上
“
反形象思维论

”

的一个依据
。

其实有多种语用效果可以使指称具有具象性
。

每一个词语单独地看
,

都是一种概括
,

不能表达具体的形象或感受
。 “
耳朵

”

概括了所有的耳

朵
, “

他
”

代表了所有相应的第三人称
。

但是言语现象不只包括词汇
,

还包括语法
、

语音等等
,

是所有

这些要素的组合
。

把单个的词按一定的语法关系联缀起来
,

就产生了具体的具象功能
。

把
“

他
”

和
“

耳朵
”

接连起来
,

就表达了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耳朵
。

同时
,

就指称本身来看
,

也是千差万别的
,

有的

高度抽象
,

有的却比较具体
。 “
鳖鱼

”

和
“

鱼
”

同是指称
,

但前者比后者具体得多
, “

星鳖
”

作为鳖鱼的

一种
,

比
“

鳖鱼
”
又更具体

。

重要的是
,

文学语言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想象气氛
。

想象是文学指称产生具象性语用效果的关

① 索绪尔用
“音响一形象

”来表达语言的声音
。 “

形象
”

在此指声音的形象
。

因为不是任何声音皆可作语言的能指的
,

只有

拥有可区别性的声音
,

即拥有某种特点或个性 形象 的声音
,

方可担此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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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

对场景的描述就指引着语言操作者 包括读者和作者 对被描绘的场景中的每一指涉物作具体

想象
。

这既是创作和理解作品意义的前提
,

也是建构故事场面之所必须
。

按茵伽登的看法
,

这种想

象是一个具体化过程
,

其中包括两个方面
,

即再现客体的具体化和图式外观的客体化
。

前者是指指

涉物的细节
,

后者是指指涉物的外相直观
。

这种向具象性贴近的指称
,

加上它所处的独特语境
,

使作品有可能在文学言语的存在方式中
,

诉诸人的体验
,

展开艺术的
“

体验一想象
”

世界
。

由于语言使用范围的广阔性
,

文学的指称所涉及的现象范围也极其广阔
。

既能描述物相
,

也能

描述 自我的状态 既能描述物相的外部形象
,

也能描述其内部结构 既能描述瞬间的直觉
,

也能表达

意识的流动 ⋯⋯这就形成了文学相对于其他艺术在可能的指称方面 绘画中的视觉形象
、

音乐中的

声音形象等 的某种优越性
。

这种优越性突出地表现在感觉范围方面
。

音乐直接诉诸人的听觉
,

但

通常不涉及视觉形象
。

绘画则相反
。

而人的任何种类的感觉几乎都是语言的指涉及对象
。

文学可

以使用多种感觉的复合指涉来描绘形象和意象
。

杜甫诗 月夜 中描绘他妻子的月夜形象时
,

用
“

香

雾云登湿
,

清辉玉臂寒
”

二句
,

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 “

香
”

是嗅觉
, “

湿
”

是湿度感
, “

玉
”

强调了质感
,

“

寒
”

则指出了温度感觉
。

此外
, “

雾
” 、“

云餐
” 、“

清辉
” 、“

臂
”

主要诉诸视觉
。

当人的多种感觉都被激

发起来想象某种场景时
,

这种指称的具象性显然更加强烈
。

这是文学语用效果上的一个特殊之处
。

三
、

符号的内涵功能与文学

但是这种艺术上的长处
,

并不意味着文学真能优于其他艺术
,

在对文学同音乐
、

绘画等艺术的

相互比较中
,

我们也看到文学的另一个特点
,

即它给人的感觉具有间接性的特点
。

达
·

芬奇曾因此

而贬低文学
,

抬高绘画
。

他认为诗企图以文字来再现景象
,

其效果肯定在绘画之下
,

他问道
“

试想

一想
,

究竟哪一个对人是更基本的
,

他的名称还是他的形象呢
”
’虽然达

·

芬奇这一在不同艺术之

间比高下的做法并不正确
,

但他还是道出了不同艺术符号的特点
。

绘画的色彩
、

构图直接作用于人

的眼睛
,

音乐直接作用于耳朵
,

而通过语言所描述的形象
,

则必须经过想象
,

才能获得感觉效果
。

这

就加强了文学所指的内涵功能
。

内涵是符号所指的另一层次
,

它标志言语意义的含蓄方面
。

罗兰
·

巴尔特将建立在直接意指

外延 基础上的意义引申称作含蓄意指 内涵
。

这就是说
,

每一符号除了指称之外还会有言外

之意
,

它使意义发生转变
,

这正是各种艺术意义的主要来源
。

对其他符号 如图像 而言
,

其直接性

倾向于保证外延
,

所以需要一些特别手段引人内涵
。

而语言符号所指的非直接性
,

使它更易于被从

内涵方面想象
。

文学极大地利用了语言内涵的敏感性
,

从而丰富了意义的生成
。

因此
,

文学即使在描绘物象时
,

也是把意义直接渗透其中的
。

这就使隐喻和象征成为文学语用

学的主要课题
。

隐喻和象征将整个对象对应于一种感情或情绪
, “

问君能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 , “

愁
”

与
“

一江春水向东流
”

这个形象对应
,

后者有多少特征
, “

愁
”

也就有多少特征 江水喻

多
,

江水的流动喻
“

愁
”

的连绵不断
,

江水东流无穷无尽
,

愁亦没完没了等等
。

古典诗歌把情绪
、

意

义和指称相对应
。

现代诗的隐喻和象征则发展得更为深人
。

它常在描述形象的同时
,

通过语言的

一些特殊用法 例如
,

使描述心与物的词相渗透
,

或用某些特殊的句子结构 把意义直接注人其中
。

因此树叶会歌唱
,

雪花在
“

诉说
” , “

太阳和星星睡在我的怀里
” ,

象征体和被象征的情绪
、

意义融为一

体
,

不再可分
。

北岛在他的一首 无题 诗中写道
“

一切都不会过去 即使只有最后一棵白杨树 像

没有铭刻的墓碑 在路的尽头耸立 落叶也会说话 在翻滚中褪色发白 慢慢地冻结起来 托起我们

深深的足迹
” 。

落叶作出人的举动
“

说话
” 、“

托起
” ,

因而落叶就有了意义
,

有了情绪
。

诗人是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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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词和人的动词连缀起来
。

意义暗藏在物象之中
。

指称指及物象的同时
,

也就指及了隐藏的内

涵
,

词语同时拥有了两种功能
。

四
、

指称与内涵在文学中的融合 形象

当然
,

发掘内涵并不意味着让形象服从内涵
,

使形象丧失本身的特征
。

落叶仍然是落叶
,

尽管

它是我们存在的一个证明
。

它仍然被秋风吹动
, “

在翻滚中褪色发白
” ,

并且随着冬季的来临
“

慢慢

地冻结起来
” 。

物象的特征显示得越彻底
,

形象的内涵也就越丰富
,

内涵是形象的内涵
,

形象是内涵

的形象
,

文学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
。

忽视了内涵
,

我们得到的将是索然寡味的形象
,

忽视

了形象
,

我们只能得到空洞的 口号和概念
。

后者也许更糟
。

由此看来
,

文学言语对符号的指称功能

和内涵功能之应用
,

要求达到平衡
,

具有一致性
,

即都须具备形象性
。

这种与内涵直接融为一体的指称符号
,

在诗中称为
“

意象
” ,

这个名称很好地把文学的特征
“

意
”

与
“

象
”

的结合 表达出来
。

叙事作品中的
“

形象
”

或
“

性格
” ,

还有
“

情节
”

等等
,

同样具有这种性

质
。

贾宝玉和哈姆莱特这些形象
,

其意义几乎是难以穷尽的
,

因此
,

在几个世纪里反复地被人们谈

论着
。

贾宝玉的多情
、

孤独
、

贵族习气
,

哈姆莱特的忧郁
、

犹豫
、

内心分裂以及同样的孤独
,

从多方面

透露了这些形象的丰富内涵
。

总之
,

在文学中
,

没有一个指称不承担着内涵
。

在中国古典美学里
,

这种指称一内涵客体也被称为
“
意境

” 。

意境是文学审美的最高境界
。

意境者
,

意与境会
,

情与景

合
,

指称也就是内涵的承担者
。

事实上
,

中国古代的哲人
,

都是把形象作为指称与内涵的合璧的
。

孔子说
“

辞达而已矣
。 ”

孔

子所说的辞达
,

当然是辞能达意的意思
,

但对于文学来说
,

辞达不只是切中意义
,

同时也切中质感
,

质感中射发出意义
。

苏轼对此解释道
, “

求物之妙—则文不
可胜用矣

” 。

苏轼是把意和物看作

同一个东西的
。 “

辞
”

这样一种文学存在形式
,

作为二者的共同担待者
,

消除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

王

国维进一步阐述了辞达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

他用了很多概念讨论辞达现象
,

如
“

隔
”

与
“
不隔

” , “

语

语都在 目前
” , “

道着
” 。 “

白石 暗香 》
、

疏影 》
,

格调虽高
,

然无一语道着
。 ” “

道着
”
即切中

,

诗人道

着的机会不多
,

然而一旦道着
,

物态
、

意义
、

境界
,

皆在其中矣
。

道不着时
,

诗人就诉诸代字
,

代字似

是而非
,

隔靴搔痒
,

没有着落
。 “

词忌用代字 ⋯⋯意足则不暇代
,

语妙则不必代
” 。

文学形象的最

根本要求就是真实性
,

其中内涵的真实和物态的真实是一回事
。

真实性取决于两个前提
,

一是有可

道者
,

即有真情实感需要道出
,

如王国维特别强调
“

不失赤子之心
” , “
以血书者

” 。

二是道着
,

物态和

内涵能归于同一个辞语
,

即所谓的
“

语妙
” 。

五
、

语言的音响与文学

语言的能指是音响一形象
。

在中文里
,

由于书面语言所起的特殊作用
,

其书写符号常被误解为

是语言的能指
。

其实
,

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
,

在拼音文字中
,

它只起记录语音的作用
,

在象形文为

基础的文字如中文里
,

它有表意
、

会意作用 但研究表明
,

中文已越来越趋向不再表意的记号化方

向〔’
,

但其根本功能是不同的
。

由于这是以笔画为基础的另一套符号系统
,

所以索绪尔把它与军

事信号
、

象征仪式等并列
,

作为与语言一样的独立的符号系统来看待〔川
。

因此
,

在语言系统中
,

能

指只指音响一形象
。

语言的音响同意义没有必然联系
,

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
。

语音有相对独立性
,

有 自身的指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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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但作为符号
,

能指被理解为意义
。

于是就有了语音与意义之间微妙的关系
。

对这一关系的处

理
,

科学
、

哲学言语致力于其明晰性和确定性
,

尽量减少音响形式对所指的可能的影响 而文学言语

则相反
,

把声音作为独立的审美要素
,

使语音音乐化
,

并在对语音的处理中尽量利用音响形成微妙

的意义互动和蜕变
,

从而达到意义的无限生成
。

文学言语在语音方面的语用学效果
,

围绕着对比或对应这一核心
。

这正是它影响意义的基本

途径
。

这实际上也是雅各布逊所说的诗学基本原则
“

诗歌功能就是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

组合轴心
”〔’ 在语音应用上的表现

。

可以从音调
、

韵
、

韵律
、

节奏等几方面
,

来分析文学对语言音响的语用关系的操作
。

音调 在汉语里
,

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
。

在西语里
,

每个词和句子都有一个重读音节
,

轻读

音和重读音相区别
。

现代汉语在句子使用中不仅有声调的区别
,

也有轻重音的区别
。

这就给文学

言语语音图式的丰富性提供了条件
。

但正如雅各布逊分析西语诗时所言
,

这些音调的应用都意在
“

通过重音音节与非重音音节的对立
” ,

来表达 意义上
“

突出和不突出的对比
”汇‘

。

汉语的声调具有极为丰富的变化图式
,

但在文学中所用乃在于其抑扬之对比
。

在古代诗歌中
,

四声被进一步简化为平仄
。

因此声调的格式基本上按平仄对比的原则排列
。

这种简化的对比使作

品在进一步的意义关联方面可以做得更明确
。

韵脚 在文学中
,

语音充满了变化
,

但这种变化必须与规则并存
,

才能形成丰富性和整体性的

统一
。

韵脚是标志语音整体性的第一个标志
。

诗歌的押韵表明了语音上的一种重复
。

这种重复隔

一行或几行出现一次
,

使读者从声音上意识到一种整体性
。

意象的运动充满了丰富的变化
,

但是韵

脚一再把我们拉回来
,

拉回到运动的规则的轨道上
。

韵脚在一首诗中不断敲响同一种声音
,

这种声音的重复也使读者对被重复的相似能指所代表

的所指也十分敏感
,

这往往就形成了隐喻效果
。

例如
,

我们对下文作为节奏应用的范例加以分析的

戴望舒的 雨巷 里注意到
,

所有韵脚 悠长
、

雨巷
、

丁香
、

姑娘
、

迷茫
、

惆怅
、

仿徨 都有意义互渗关系
。

在此
,

相同的语音使不同的符号之间有了意义上的对应
,

造成如保罗
·

利科尔所说的
“

由于响亮的声

音形式再现而互相被迷住
”〔’ 〕的情形 ①

。

通过音响的相似而产生的隐喻
,

比起仅由意义或语境产生

的隐喻
,

其效果更加耐人寻味
,

其喻体和喻义之间的微妙关联是由两种线索维系着的
。

韵律 押韵只是语音规律的一个简单方面
,

它的更复杂的表面则是韵律和节奏
。

韵律是诗歌语音排列的格式
,

包括韵脚的位置
,

汉语中 不同声调的位置
,

行列的组织等等
。

诗歌中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
,

形成一个有规则的语音图案
。

韵律给诗歌更为深刻的语音效果 —节奏提供
了基础

,

它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节奏效果
。

例如 七言律诗的声调是平与仄有规律间隔
,

如果按
“

一三五不论
,

二四六分明
”

的原则对之作简化
,

其二四六个音节排列图式便为
“

平仄平
、

仄平仄
、

仄平仄
、

平仄平
”

的对立格式
,

这个图式为节奏提供

了基础
。

当然
,

必须区分韵律与节奏
,

虽然二者关系很紧密
。

沃尔夫冈
·

凯塞尔对此作过深人的研究
,

他

大致指出了以下几点区别 韵律是基础
,

节奏是表现 韵律给出音响的图式
,

节奏去具体实现韵律
“

韵律的图案是相同的
,

节奏是有差异的
”〔”〕。 凯塞尔举例说明道

“

韵律的图案就像一块帷布在完

成刺绣之后就看不见了
,

但是它曾经影响了方向
、

结构和绣线的粗细程度
。 ”〔’ 因而我们必须对照

节奏才能搞清两者的区别
。

节奏 节奏是同一语音现象的有规则的重现 对应
,

例如同一声调排列的重现 上例第一个

① 西文中对此种由相似语音的再现而影响意义的隐喻效果似乎也很敏感
,

保罗
·

利科尔在本文中专门对此种隐喻作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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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仄平
”

经过两个中间环节过渡到第二个
“

平仄平
” ,

完成一个节奏
,

同一音节或一组音节有规律

的重现等等
。

因此
,

一定的韵律图式可以帮助节奏的形成
。

但是韵律安排的节奏效果是一种外在效果
,

即仅

仅在语音上的重现
。

节奏虽然表现为一定语音现象的重现
,

但这种重现要靠意义来支持
,

真正的节

奏效果属于文学构思的范围
。

以戴望舒的 雨巷 》为例
。

这首诗是追求节奏效果的典范
。

诗的头两行就是一个强烈的节奏
,

这是通过音节的排列实现的
。

第一行的结尾是一个双音节词
,

这个双音节词又是下一句的开端 第

二行在结尾处又重复了一个双音节词作为第三句的开端
。

这两个双音节词 独 自
、

悠长 由于位置

的对应
,

就自然成了语音强调的部分
,

形成了
“

弱一强
,

弱一强
”

的节奏
。

第三节
,

通过两组相同音节

的并列重复 即第三
、

第四行
,

把前后两部分分开
,

形成一个节奏的循环
“

弱弱强
,

强弱弱
” 。

这个

节奏强调了
“

我
”

和诗中渲染的哀怨惆怅情绪的联系
。

类似的方法也出现在其他几节里
。

这是用音

节排列造成节奏的效果
。

另一方面
,

词性和意义也被用来形成节奏效果
。

第二
、

三
、

四节的末行都

是使用几个并列的
、

意义相近的双音节形容词
,

尽管每行音节数量
、

声调各不相同
,

但意义和词性上

的近似性促使人们去寻找语音上的一致性
,

结果把词的双音节性突出了
,

与此无关的部分则弱化

了
。

每节的末行分别读成
“

哀怨
、

又 仿徨
” , “

冷漠
、

凄清
、

又 惆怅
” , “

像梦一样地 凄婉
、

迷茫
” 。

于是这三节诗就有了一个贯穿其中的总的节奏
。

全诗的头尾两段整个重复
,

也是为了造成一个较

长的节奏效果
。

可见
,

节奏不是一种单一的语音现象
,

用音节特殊排列的方式形成的节奏
,

通过强调音节
,

同时

强调了这个音节所代表的涵义
,

而用词性和意义的类似形成节奏
,

又同时强化了音节
。

在这首诗

里
,

最基本的意象恰好是被节奏所强调了的那些部分
。

因此
,

节奏是语音的审美价值的最高表现
。

它既是声音
,

同时也是形象和意义
。

语言能指的效果应用在诗歌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

但散文作品对语音效果特别是节奏效果
,

也

和诗歌一样有着强烈的需要
。

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中说
“

黑暗来了
。

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
。

于是

大门内亮起了灯光
。

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
,

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
。 ”“

黑暗—灯光—
黑暗

”

形成了一种节奏效果
。

通过重复
, “

灯光
”

和
“

黑暗
”

的含义加深了
。

散文中常用的一些修辞手法 如

顶真
。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
到则披草而坐

,

倾壶而醉
,

醉则更相枕以卧
,

卧而梦 ⋯⋯觉而起
,

起而归
”

就是为了形成节奏感
。

欧阳修 醉翁亭记
,

短短的篇幅中用了 个
“

也
”

字
。

每一个
“

也
”

标志一个节奏的回旋
,

妙趣横生
。

这是一个读书人醉态语言的标志
。

因而通过
“

也
”

字的节奏性重

复
,

文章中的
“

醉
”

也被突出了
。

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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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孙子学

”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中国春秋时代编著的《孙子兵法 》
,

是世界最高水准的兵法书
,

它用简明的篇

章总结 了
“
不战而胜

”

的原理和原则
,

格调高稚
,

条理清晰
,

而且篇法
、

章法
、

句法完整
,

并运用三段论

法
、

演绎法
,

使得文脉通畅
。

另外
,

《孙子 》全篇形成一个科学体 系
,

这是其他兵法书所不具有的特

色
。

《孙子十三篇 》既有《老子 》的玄奥性
,

又有《孔子 》的现 实性
,

其 内容毫不偏颇
,

从易学
、

天文学
、

地理学
、

心理学到近代的力学
,

涉及众多学问的领域
,

尤其是贯穿了深邃的哲学道理
。

计间 计篇和

用间篇 两篇首尾呼应
,

结构严密
、

完整
。

各篇均以计篇作指导思想
,

十三篇在古代就形成了绝无仅

有的科学体系
。

“

兵圣
”

孙子跨越时代和 国界
,

在世界各国培育了许多著名将军和经营者
。

这部 内容丰富
、

灵活深奥的《孙子兵法 》应用范围很广
,

在现今时代
,

不仅用于军事
,

而且还用于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外交和宗教
,

甚至最近还用于体育
。

相反
,

儒家有一部分人未能理解 孙子兵法 》的真谛
,

而且对释迎牟尼所说的人的本能—
“

斗

争即是道
”

这一 自然形态也未能看透
,

只构泥于道德理念
。

他们片面地认为
“

兵法
”
即作

,

极端地主

张 孙子 》为讲欺瞒之文
。

然而
,

这种观点对兵法只是一知半解
,

不得要领
。

通过系统地研究 孙子

兵法 》就可以体会到
,

孙子 》绝不是
“

诡作
”

的经典
,

也不是耍小聪明的
“

策略
” 。

《孙子 》的内容并不

是单纯的技术论
,

它还教育人们重视人类社会的基拙
,

堂堂正正地生活
。

如果仅幸耍小聪明的技术

是不能取胜的
。

西方的克劳塞维茨所著的兵法书
,

把
“

战而屈敌
”

作为 目标
,

推崇歼灭战方式
,

提倡“主战论
” 。

但

东方的《孙子兵法 》主张
“
不战论

” ,

认为用武力取胜为下策
,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的
“头脑战

”
为上策

。

在近代 日本
,

孙子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孙子 的作战篇里对时间和

经济的关 系分析得很透彻
,

认为速度与经济相关联
,

对竞争对手也提倡共存共荣
。

现今的世界经济处在复杂而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
,

是国与国之间
、

城市与城市之间竞争的时

代
。

作为企业经营的管理者
,

为 了生存
,

必须引进 孙子兵法十三篇 》的哲学
,

来制定企业战略和企

业战术
。

经营者应该制定长期计划
,

运用综合战略
,

同时兼用各种战术
,

不拘泥于物和金钱
,

走建立

在强大而广泛的人类本质基础之上的企业道路
。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孙子兵法 》还受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重视
,

孙子所提倡的
“不战论

”

和和

平主义使人类避免 了过去的许多战祸
,

近年来也受到全世界领导人的关注和崇敬
,

同时也不断地对

它展开研究
。

作为研究《孙子 》的一员
,

我认为
,

孙子的哲学
“
如何以不战求得和平

”

这一兵学圣典
,

将成为面向 世纪开拓永久性和平的渊源
。

日 服部千春


